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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乒乓球的“饭圈文

化”，早有批评在前。还想赘

言 几 句 ，聊 聊 欣 赏 者 的

“脾气”。

岂止乒乓球一项，其实

旁及其他球类。不仅国内，

看 国 外 ，那 叫“ 山 外 有 山 ”。

旅欧友人道，那里的极端足

球迷，颇有“铁杆护卫”心仪

球 星 之 传 统 。 发 生 分 歧 咋

办？直接干架。有一年欧洲

杯期间，法国马赛爆发球迷

酗酒缠斗，噼里啪啦周遭街

巷一团糟，出动大量警力才

摆平。嗨，好想给大脾气“铁

杆”老兄进一言，何不脑筋急

转弯，不兴拳头兴笔头？斯

斯文文坐下开个足球技艺研

讨会，将钟爱的球星特色甲

乙丙丁写成论文上网宣读，

这不比打得头破血流再蹲大

狱要强上百倍？

由球迷忆及戏迷。这也

是朋友的亲身感受。有一回

观看跨省越剧“青年汇演”，

看到台下若干戏迷为各自偏

爱的流派演员倾情叫好，对

不喜好的流派则报以嘘声和

倒彩，倒是没有打架，但吵架

吵 得 厉 害 ，以 致“ 某 派 就 是

好”“某派好个啥”的舌战，不

时冒起，直延伸到散场路上。

这 实 在 有 失 体 统 。 一 座 剧

院，你我入得场来，外在该是

衣饰雅洁，内在须有雍容雅量。“萝卜青菜，

各 有 所 爱 ”，欣 赏 趣 味 各 不 同 ，此 事 古 难

全。一定要斗个明白，让你的趣味投降我

的趣味，那真叫一个犯傻。

最 可 笑 的 是 连 学 术 殿 堂 也 未 免 其

俗。今夕何夕，信息充溢，文化普及，“学

在民间”由憧憬化为现实。从前讨论《兰

亭 序》真 伪 之 类 课 题 ，是 属 于 郭 沫 若 、高

二适等专业学者的事；现在网络发达，键

盘敲敲，鼠标飘飘，就见不少人在网络上

讨 论 起 某 代 书 法 家 孰 优 孰

次 ，某 部 古 籍 主 旨 渊 源 所

自 ……“ 何 时 一 樽 酒 ，重 与

细 论 文 ”，我 想 线 上 线 下 ，

讨 论 规 则 依 然 是 ，各 方 从

容论道 ，共觅真知 ，而非志

在压服，相互起哄。

曾闻一对好友，就为了

宋 词 豪 放 派 究 竟 谁 居 第 一

而产生“学术疙瘩”，一位挺

辛 弃 疾 ，一 位 尊 苏 轼 ，两 人

竟 一 度 见 面 爱 答 不 理 。 这

又何苦来着？自由发声，平

等探讨，是多好的欣赏研究

环 境 ？ 要 欢 迎 不 同 声 音 充

分 而 文 明 的 磋 商 、互 补 ，方

合 乎 辩 证 法 —— 承 认 个 人

认 知 的 局 限 性 ，正 视 差 异

化，不容绝对化。岂可盲目

自信到“我的意见总是对”，

只 许 我 发 声 ，不 许 你 发 言 ，

要 发 言 也 须 附 和 我 之 声 。

这 就 忘 了“ 百 家 争 鸣 ”还 需

提倡和坚持呢。

作为一种品格素养，在

公共场合和空间，公众容忍

差异意见的心态不可或缺，

这 也 是 自 由 讨 论 的 伦 理 基

础。有己无人，不懂容忍，缺

失雅量，动辄吵架翻脸，从而

人人见之挠头、敬谢不敏，自

由讨论环境安在哉？行使自

由的权利有边界，边界即他

人的自由和权利。

末了，凑出几句“打油诗”，以作共勉，

如何——

观球看戏论词章，各唱各调需雅量。

争鸣勿要伤友谊，包容差异绽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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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的一个早上，我上街赶集。

路过商业广场一菜摊时，听见一个男

人的叫卖声，俏皮动听，但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原来他周围站着一圈人，

将他掩藏在人群中了。

出于好奇，我侧身挤进人群。人

群围着的地上铺着一块白色塑料布，

上面堆放着新鲜的苜蓿菜，一个满脸

黝黑的瘦男人蹲在旁边，将地上的苜

蓿菜抓了两把，举起来，一边让周围

的人看，一边叫卖。

俗话说，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他

的确说得很好：“二月二，三月三，苜

蓿呀缠搅团。苜蓿菜，苜蓿菜，买回

去开水锅里一涮，弄上两枚好蒜，撒

些 盐 调 醋 一 拌 ，城 里 人 的 一 顿 好 饭

……”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

话，拖着悠长的乡音，这也是他无数

次向围观的人们打招呼的方式。围

观的人听着笑着议论着，掌声不断，

有人夸他口才好，有人夸他嗓子好，

也有人夸他的苜蓿菜好！

一位齐耳短发的老奶奶走近男

人问：“苜蓿菜咋卖？”男人抬头看了

一眼，说：“不贵不贵，一斤 5 块。”“一

斤 5 块，还说不贵？”“唉！掐点苜蓿菜

难怅很（很困难），费时很，指头肚都

掐烂了，掐回来还要捡柴草，照得（瞅

得）眼睛都麻了。”我是农村长大的，

深知农村人的不易， 听着男人的诉

说，我不由地想起自己第一次上街卖

甜醅的作难，便弯腰买了 2 斤，算是帮

他开了张。

男人见自己开张了，又开始大声

吆喝起来：“苜蓿菜吃上美得很！”也

许是男人能说会道的原因，也可能是

围观的人见我买了的原因，紧接着老

奶奶笑着走过来：“来来来，你的嘴真

会说，把我说得动心了，给我来 4 斤。”

男人应道好好好！不大一会儿，一大

堆苜蓿菜所剩无几。

眼前的苜蓿菜，勾起了我对往事

的回忆。

每到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苜蓿

也 不 想 落 后 ，早 早 从 初 融 的 土 层 里

钻 出 来 ，胖 嘟 嘟 的 嫩 叶 与 茎 裹 在 一

起，身子骨渐次打开，扭捏着腰肢就

长 出 了 嫩 绿 的 叶 片 ，叶 片 合 起 来 像

一 个“心 ”字 ，有 人 把 它 形 象 地 称 作

“三叶草”，也有人称作“幸运草”，我

妈把它叫作“救命草”。在挨饿的年

代，苜蓿可充饥，救活了无数人。当

年 ，我 妈 和 我 舅 就 靠 苜 蓿 菜 拌 麦 麸

活了下来。

苜蓿是我见过再生能力最强的

植物，一年要收割三四茬。苜蓿不是

每年种，种上以后就不用管了，春天

发芽，冬天枯萎，寒霜冻不死，牛羊骡

马啃不死，喜鹊鸽子啄不死，蛐蛐虫

虫咬不死，水淹不死火烧不死，生命

力很顽强。

邻 居 家 崖 背 上 面 有 一 块 苜 蓿

地 ，苜 蓿 地 的 主 人 因 事 端 与 近 亲 发

生了矛盾，一气之下，举家搬到了别

的地方。这块苜蓿地就像没娘的孩

子，撂荒了。每到春天，成群结队的

娃娃背着大人赶着牛羊骡马去这块

苜 蓿 地 放 牧 ，在 苜 蓿 地 里 玩 各 种 各

样 的 游 戏 ，牛 羊 和 放 牧 者 都 在 苜 蓿

地里肆无忌惮地践踏。要是遇到暴

雨，有人会将水引到这块地里，苜蓿

地就被淤泥填平了。我心想苜蓿芽

可 能 再 也 长 不 出 来 了 。 没 过 几 天 ，

胖 嫩 嫩 的 苜 蓿 芽 竟 然 又 钻 出 了

地面。

每到深秋与冬天，有些调皮的娃

娃会点着苜蓿地里的杂草，整个苜蓿

地也被点着了，烧得漆黑一片。可一

到春天，被大火烧过的苜蓿地，又会

发新芽，且比往年长得更茂盛。

后来，我终于知道，苜蓿之所以

死不了，是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泥

土里。因此，无论人还是动物如何摧

残 ，都 残 害 不 了 它 极 其 顽 强 的 生 命

力，以及它向上向阳生长的活力。它

用不屈重塑自己。我被苜蓿这种不

认输的精神所感动。

如今，苜蓿是人们舌尖上的一道

好菜。每到春天，在农村有亲戚的城

里人，总会开车来掐苜蓿菜，在苜蓿

地畔晨练，说我们农村的空气好。一

阵 微 风 拂 过 ，苜 蓿 芽 的 清 香 扑 鼻

而来。

春天的苜蓿菜鲜嫩，用我们宁夏

西 吉 人 的 话 来 说 ，能 香 破 头 。 开 水

锅里一过，凉水漂上两三遍，捏掉水

分 ，撒 上 调 料 ，用 胡 麻 油 一 烫 ，一 股

浓 浓 的 苜 蓿 菜 香 会 弥 漫 整 个 厨 房 。

绿茵茵的苜蓿菜，仿佛春天的精灵，

在 我 们 的 舌 尖 上

跳 跃 舞 动 ，清 香

四 溢 ，让 人 回 味

无 穷 ，让 吃 腻 了

大 鱼 大 肉 的 人 们

脾 胃 清 爽、食 欲

大增。

“不死”的苜蓿
单小花

毫无疑问，生活在太湖西岸的我们这代人，是听

着锡剧长大的。

少时记忆里的锡剧唱腔，软糯中有刚烈，如同疾

风中的芦苇，也似月光下的柳絮。舞台上的水袖，能

甩起无边的波浪，风声与戏韵，在水岸上摇曳，撩拨

着人们的心弦。锣鼓铿锵着，弦乐摇荡着，月光下的

大地，庄稼、树木、牲畜……仿佛全都静止了，或是微

醺，或是放下重担的片刻逍遥，都是人世间难得的

情景。

100 多年前，太湖西岸一带的地方戏，叫滩簧

调，起先是一种站在长凳上唱的小曲。老祖宗名叫

周奎大，是个擅长边走边唱的老艺人，见景唱曲，现

编词。凋敝的乡村少有唱戏的舞台，但人们还是喜

欢这一口乐子。来了，艺人往长凳上一站，小锣一

敲，银铃般的嗓子扯起来，胡琴、琵琶这么一配，房前

屋后的柳树都在摇动。乡亲们爱这一口，腔调温软，

角色亲和。唱的是古人，哭的是自己。戏演完了，大

家心头雨过天晴。月光如水，庸常的人生里，能有这

样一道硬菜，真好。

周奎大带着徒弟一路卖唱，居然把滩簧调一直

唱到大上海的小弄堂里，开始是摆地摊卖唱，后来就

壮着胆子，到三马路的“天外天”茶楼里占了一张台

面，甚至一度在“大世界”这样的娱乐中心轧台型。

后来这戏回到故土，兴盛于无锡一带，成为锡剧的源

头之一。

我少时看过的锡剧里，印象最深的，当数《双推

磨》了。

是夜，村头的打谷场，一个土台子上。那晚上场

的剧目是锡剧《双推磨》。大家都喜欢戏里的女一号

苏小娥。这个苏小娥靠磨豆腐为生，孤苦伶仃是肯

定的。一天傍晚，她到河边挑水，没提防，水桶被一

个匆匆忙忙的过路人撞翻了，此人名叫何宜度，是地

主张某家的长工，人很忠厚老实，他辛苦劳作一年，

张某竟把他的工钱给赖掉了。回家路上，他想着老

娘正饿着肚子，年关又到，一个钱都没有，急得心慌

意乱，不小心便把苏小娥的水桶给撞翻了。这一撞，

戏来了。苏小娥知道了他的急难，很同情他，就把他

请到自己家里去，还拿出 50 个小钱给他过年。台下

那些看戏的妇女，还就是喜欢何宜度这样的男人。

勤劳之外，脾气又好。你看他帮她干活，挑水、推磨、

灌浆、烧火……人们认为，这是天作之合，这样的两

个好人应该走到一起。

这一出戏，当时人们的解读跟我们今天是不一

样的。关键在于，它歌颂了妇女解放，也保护了自由

的爱情。之前戏台上的寡妇，从来都是哭哭啼啼，哪

有苏小娥这样光彩照人。戏里的每一句台词，都接

通着地气，台上在唱，台下都跟着哼哼，唱词通俗易

懂，大家都会背。如果演员不小心唱错了，台下就会

有人不客气地站起来大声纠正。然后是动作、造型，

夸张的程度，嗓音与眼神，都是有讲究的。这出戏，

是县里的剧团到村里来演的，在乡下人眼里，那是顶

级的，方言称这叫“煞顶”。因为乡亲们不太可能看

到县以上剧团的演出。所以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

作，当然是以县剧团为准。真要是哪天来个草台班

子，把观众的心情唱别扭了，台下一定会不买账的。

这就是锡剧。虽然它没有昆曲、越剧那样的名气，但

也有类似水磨腔一样好听的曲调。

一个地方，有方言，就会有以方言展开的戏曲，

这不但是人们生活里的彩头，也是人生情感倾诉的

出口。古老的戏曲模式，总是小姐落难、公子讨饭。

如果公子最后没有考上状元，和小姐的姻缘没有成

全，奸臣没有伏法，观众是不肯散去的。演戏的人，

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这种惩恶扬善、虚拟的团圆，

是抚慰心头、引导良知的一帖良药。锡剧就这样世

世代代传唱下来，成为一个地域男女老少必不可少

的一道精神饭菜。

烟火里的滩簧调
徐   风

《守护解放西》火了，坡子街派出所火了，

我也跟着火了。我意外地收到了一条来自支

教学校学生的留言：“小吴老师，我来长沙了，

和曾经的你一样，成了一名高中地理老师！”许

多人知道我曾是坡子街一名“网红”民警，其

实，在此之前，我还做过很多“跨界”的事，都与

长沙有关。

18 岁那年，我攥着中南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绿皮火车中摇晃近一个小时后，望见了长沙

火车站钟楼尖顶的朝霞。读书那几年，我常常

和同学、朋友一起去岳麓山的后山摘橘子，去金

满地淘衣服，去司门口喝一杯“八加八”奶茶，去

马栏山看《快乐大本营》。而最爱的还是约上三

五好友，一起沿着江边徒步，从桃子湖一直走到

橘子洲……

暮色四合，湘江水将温柔卷向霞光深处，对

岸高楼群的霓虹初亮。看着这钢筋水泥里蓬勃

生长的人情味，有时我会呆呆地出神。我想起

老师在课上说的话，他说：“同学们要走出象牙

塔，走到人群中去，别做冰冷的记录者，要做传

递温度的毛细血管。”

“走到人群中去”，于是在 2009 年的那个夏

天，我与 3 名队友背起背包，坐了近 6 个小时的

大巴车，走进沅陵县的校园。50 多双星星般的

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在这里遇见了小佳。

这 是 个 皮 肤 有 点 黑 、微 微 带 点 婴 儿 肥 的 小 姑

娘，她问我：“小吴老师，长沙美吗？爸妈离婚

后，家已经不是家了，我成绩也越来越差，您说

我还能走出这大山吗？”夜色中的沅江水如墨

般黝黑，只听偶

尔 有 一 两 条 鱼

跃 起 来 拍 打 水

面 的 声 音 。 小

佳无助的眼神，

扎得我心痛。

仅 仅 把 课

本 上 的 知 识 教

给他们是不够的。那天晚上，我和支教队的小

伙伴讨论到凌晨，一起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争

取学校的支持，把空置的办公室变成“心晴”咨

询室，在这里倾听孩子们青春的困惑和烦恼，鼓

励他们走出心里的山。

毕业后，我如愿留在了长沙，成了一名基层

警察。看似不着边际的跨界，其实是当年那些

细小的选择雕刻出的生命形状。

去 年 夏 天 的 一 个 凌 晨 3 点 ，坡 子 街 所 的

接警大厅依然吵吵嚷嚷。我发现门口台阶边

坐了一个年轻女孩，她蜷在台阶上，做了荧光

粉 美 甲 的 双 手 紧 紧 抱 住 双 腿 。“ 妹 陀 ，喝 杯

茶。”我在她旁边坐下，把茶杯塞进她冰凉的

手心。女孩睫毛膏晕开的黑圈在颤抖。在她

断 断 续 续 的 叙

述里，我听了个

大 概 —— 一 年

前 她 从 永 州 山

坳来到长沙，揣

着 主 播 梦 和 某

公 司 签 下 天 价

违约金合同，如

今 却 被 困 在 每 天 16 小 时 的 美 颜 镜 头 前 。 那

天 晚 上 ，她 差 点 一 头 栽 进 湘 江 里 。 直 到 被 江

风吹得清醒了些，她跑来派出所，觉得在这里

才 心 安 。 看 着 她 无 助 的 双 眼 ，我 拉 住 她 的 手

说 ：“ 妹 陀 ，别 灰 心 ，长 沙 很 大 ，容 得 下 你 的

梦想。”

第二天，我带她见了驻所律师。听着律师

逐条逐条地耐心解答，姑娘慢慢挺直了脊背。

解约成功那天，她卸了夸张的假睫毛，举着一杯

“茶颜悦色”奶茶在派出所门口朝我笑：“小吴警

官 ，我 找 到 新 工 作 啦 ！ 你 说 得 对 ，未 来 可 以

很美！”

穿上警服这 10 年，我在忙碌中逐渐读懂长

沙的浪漫和热情：七夕夜的治安宣防台点缀着

路人赠送的玫瑰花束，烈日下站岗的民警身边

是群众送来的矿泉水，寻找走失孩子时会遇到

熟悉地形的外卖骑手指路，纠纷调解时总有街

坊邻居化身配合默契的“和事佬”……

我知道，脚下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有许

多鲜活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汨罗江水、沅江

水和湘江水，都会奔涌向八百里洞庭。我们这

群藏蓝守护者，会一直在人群汇聚成的江河里，

做一朵守护平安的浪花。

坡子街故事
吴佳妮

记忆中的春日不仅闻得花香，还能食花味。

儿时母亲做饭，常将应季的花作为食材，我对物候

最初的感知是从味觉开始的。后来到云南旅行，

发现当地人也喜欢以花入馔。

春日之花，玉兰与梅为盛。玉兰花的常见吃

法是裹面糊后油炸，炸出类似薯片的口感。烹饪

时先调好面糊，再将洗净的玉兰花片

挂浆，待油温升高，将它“刺啦”下锅，

炸熟后捞起。玉兰花瓣厚实，一口咬

下去，先是酥脆，而后花气袭人，花朵

的汁液和花香占据唇齿，微苦中带着

清澈的回甘。

这种吃法，可以追溯到明清。明

王 象 晋《群 芳 谱》载 ，“ 花 瓣 择 洗 净 拖

面，麻油煎食至美”。清德龄的《御香

缥缈录》也提到慈禧太后夏吃荷花片，

春 吃 玉 兰 片 ，做 法 相 似 ，凡 花 瓣 肥 厚

者，多可面拖油煎。“在夏季里，常教御

膳房里采了许多新鲜的荷花，摘下它

们最完整的瓣来，浸在用鸡子调和的

面粉里，分甜咸两种，加些鸡汤或精糖

一片片的放在油锅进而炸透。”“在春

天……依着利用荷花的方法，煎成又香甜又清脆

的玉兰片，随时吃着它消闲。”

春日，约三五好友，将树上的花瓣摘下，炸成

玉兰片，做成零嘴儿，围炉而坐，食之如置身玉树

琼花下。少时觉得，玉兰花朵硕大，不及梅花清

雅，后看过了园林的百年玉兰树，粗细错落的枝

条，花朵如蝴蝶振翅，温婉又热烈。花与影，移步

换景处，皆成一幅幅画，柔婉繁密的春日气韵由此

顿生。

相较于玉兰，梅花的吃法就更丰富了。受母

亲影响，我曾试着仿宋人做法，制作梅花汤饼和梅

粥。梅花汤饼就是用梅花模具压成的面片。浸过

梅花、檀香末的水和面，再用梅花样的铁模子凿

好，梅状面团煮熟后放入鸡汤内食用。做法虽简

单，难得心思精巧。心中有梅，再尝梅

花汤饼，见这浮动在汤上的朵朵白梅，

哪里愿意去分清是面团凿成的，还是

花树上落到碗里的呢？

梅粥的做法更简单，白米粥煮熟

后 ，撒 入 梅 花 即 可 ，粥 带 着 浮 动 的 暗

香，享用着它，四季在我心中的烙印就

更深了。春夏秋冬如同年岁的航标，

若感受不到航标，会怅然若失的。吃

花 亦 是 惜 时 。 杨 万 里《落 梅 有 叹》诗

曰：“才看腊后得春饶，愁见风前作雪

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

烧。”人们不忍看梅花凋零，收集花瓣

做成香粥一瓯，或者放在香炉中当作

天然的香料。梅粥在清朝又名“暗香

粥”，人们惜花怜时，岁时之中，既有哀

愁，也有沉浸花月之中的情动。

以花入馔，自古流传至今，成为日常生活的

趣味。春日花香可嚼，趁着阳春烟景，不妨吃去！

春
花
入
馔

杨
雨
菲

这些年只要

看 到 实 体 书 店

倒闭，我心里就

十 分 难 受 。 因

此，每次经过那

些 规 模 较 大 的

实体书店，我都

忍 不 住 停 下 匆

匆脚步，进去看

看，翻翻那些赏

心悦目的书，离开时多多少少买几本。经

常 遇 到 收 款 员 问 我 是 不 是 会 员 ，如 果 不

是 ，可 以 马 上 办 ，买 书 当 即 打 八 折 。 我 总

是说，不是，不用办，不用打折。我并非钱

多，而是想以全价购买的方式支持一下实

体 书 店 ，希 望 它 能 挺 住 ，宾 客 盈 门 ，生 生

不息。

书店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在偏僻

的山村长大，小时候能到镇上的机会不多。

每次到镇上去，必到之地便是新华书店，看

到货架上的书眼馋却触摸不到，又舍不得离

开。为了买书，我经常利用放学时间到山上

砍柴，然后用手推车把柴推到镇上。休息日

从早上出发，走很远的路，一般要到傍晚才

能到镇上，把木柴卖给国营饭店，每趟能赚

五六毛。舍不得花两毛钱买一个叉烧包填

肚子，转身便跑到新华书店买一两本心仪已

久的书，然后原路返回。

一路上边走路边看书，回到家里，书也

看完了，然后把书借给村里同样爱看书的同

龄人看，或把书珍藏起来，不让老鼠、蟑螂啃

食，重读时再拿出来。有两三次，因为手推

车在半途反复出现故障，耽误了时间，到了

镇上换到钱后，书店已经打烊了。有时候，

刚好遇到书店盘点库存，吃了闭门羹。更极

端的情况是，有一次，饭店因为木柴过剩，无

处堆积，不要我的木柴，我只好又推着木柴

摸黑回家，在寂寥的山道上一个人又累又

饿，伤心得号啕大哭。但买不到书的失落比

累、饿更难受。

参 加 工 作

后，我最喜欢去

的 地 方 仍 是 书

店 。 在 县 城 生

活的时候，晚上

本 来 是 出 门 逛

街或散步的，但

总 是 走 着 走 着

又拐进了书店。

如 果 妻 子 或 孩

子在大街上跟我走散，肯定能在书店找到

我。无论到哪个城市出差，如果有多余的时

间，总要找一家书店闲坐一会儿，点一杯咖

啡，翻翻书。

在南京进修那两年，我记不清多少次

走进先锋书店，穿行于琳琅满目的图书之

中。被书包裹着，被书浸润着，你凝视书，

书也回望你。有些书，不一定买，单纯抚摸

一下就很好。我经常能在书店待上一个下

午。从书店出来，夜幕四合，大街上灯火璀

璨，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完整、很踏实。后

来每次回南京，都尽量要到先锋书店走一

走。书店是一个城市的魂，是读书人的精

神 归 宿 ，是 能 让 人 内 心 安 详 宁 静 的 港 湾 。

好像不去书店，就没有到南京。在城市里

行走，身心疲倦的时候，书店是最好的休憩

场所。

我现在在广州工作，去书店更频繁了。

有时候，去一个地方，唯一的原因是那里有

一家不错的书店。

平时买书虽会网购，但我也还经常到实

体书店购书。实体书店“实物可视”“即买即

得”，还在书的最后一页盖上“某某书店”的

蓝章，提着书走过熙熙攘攘的人海，感受很

不一样。我无法跟实体书店说再见。我真

的希望实体书店越来越好，像是城市里最后

的堡垒，至少能倔强地生存下去。

为 此 ，我 愿 意 更 频 繁 地 去 书 店 ，待 的

时 间 更 多 ，与 它 们 的 情 谊 比 天 更 长 比 地

更久。

最喜欢去的地方

仍是书店
朱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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